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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时 就 热 爱 文 学 ， 据
琼 玲 在 茂 物 读 初 中 时
的 中 文 教 师 梁 凤 翔 校
友 说 ， 她 读 初 中 时 ，
梁 老 师 把 她 的 一 篇 文
章 推 荐 给 椰 城 的 《 生
活 报 》 发 表 后 ， 她 写
文 章 的 热 情 就 一 发 不
可 收 拾 ， 待 到 椰 城 “
巴中” 读高中时，她
的 文 章 已 在 同 学 中 小
有 名 气 。 从 而 青 年 时
就 已 暗 下 成 为 一 名 作
家 或 记 者 的 决 心 ， 并
努 力 实 现 之 。 当 我 读
到 《 椰 》 书 中 第 一 篇
小 说 《 收 割 季 节 》 ，
和 第 二 篇 《 半 个 月 亮
爬 上 来 》 时 ， 我 强 烈
地 感 到 ， 作 者 于 1 9 6 0
年 和 大 家 一 起 参 加 接
送 难 侨 回 国 的 工 作 并
接 着 高 中 毕 业 后 ， 毅
然 决 定 留 在 椰 城 ， 先
后 在 “ 侨 团 总 会 ” 和
中 国 驻 印 度 尼 西 亚 使
领 馆 工 作 。 相 信 那 几
年 ， 她 不 但 广 泛 地 接
触 了 印 度 尼 西 亚 社 会
各 阶 层 ， 和 同 事 共 同
处 理 过 不 少 复 杂 的
事 ， 深 入 地 了 解 比 一
般 同 学 更 多 的 有 关 华
人 华 侨 的 种 种 处 境 和

思 想 ； 回 国 就 读 大 学
中 文 系 之 后 ， 在 工 作
中 也 一 定 不 断 地 在 史
无 前 例 的 年 代 中 体 验
生 活 、 积 累 资 料 。 因
为 ， 没 有 对 在 县 以 下
的 华 侨 华 人 深 刻 的 了
解 和 情 感 ， 没 有 对 回
国 后 广 大 归 侨 生 活 的
体 验 ， 是 写 不 出 那 令
人 读 了 不 禁 掩 卷 沉
思 、 颇 具 传 奇 色 彩 的
小 说 的 。 然 而 ， 就 因
为 决 心 留 下 几 年 后 才
回 国 ， 作 者 失 去 了 七
年 前 先 行 回 国 的 “
他 ” ， 使 痴 情 的 她 ，
回 到 国 内 后 遭 到 意 想
不 到 的 感 情 挫 折 。 我
想 ， 也 正 因 为 曾 对 爱
情 苦 苦 追 求 、 期 望 而
归 于 伤 痛 ， 她 在 小 说
中 对 感 情 的 描 写 ， 虽
不 像 琼 瑶 那 样 细 细 腻
腻 、 点 点 滴 滴 、 哭 哭
啼 啼 ， 然 而 ， 她 粗 线
条 的 构 勒 ， 让 人 感 到
含 蓄 、 贴 切 ， 温 馨 之
外 ， 总 有 几 分 忧 伤 和
沧桑感。 

我 很 喜 欢 读 《 归
侨 媳 妇 》 篇 ， 作 者 通
过 一 位 嫁 给 在 大 学 里
的 国 内 同 学 的 归 侨 女

生 的 故 事 ， 把 她 在 改
革 开 放 前 和 改 革 开 放
后 的 遭 遇 ， 周 围 人 们
对 所 谓 “ 海 外 关 系 ” 
的 不 同 态 度 和 取 向 ，
以 及 归 国 华 侨 学 生 的
老 实 、 善 良 、 无 私 、
豁 达 性 格 ， 都 表 现 得
淋 漓 尽 致 。 《 再 会 有
期 》 叙 述 “ 巴 中 ” 6 0
年 届 高 中 毕 业 分 道 扬
镖30年后再相聚的种种
情景，以及各人30年来
所 走 过 的 不 同 人 生 道
路 。 这 篇 也 是 作 者 借
以 自 我 表 现 其 坎 坷 人
生 ， 表 达 喜 怒 哀 乐 ，
悲 欢 离 合 的 平 台 。 该
文 写 得 既 精 雕 细 刻 ，
又 好 大 气 ， 时 空 跨
度 大 ， 把 看 似 平 常 的
许 多 人 和 事 ， 娓 娓 道
来 ， 生 动 而 深 刻 ， 确
是一篇难得的好文。

看 来 琼 玲 一 生
都 在 为 她 的 理 想 而 奋
斗 ， 我 本 不 认 识 她 ，
仅 在 好 多 年 前 到 椰 城
参 加 完 母 校 建 校 5 5 周
年 聚 会 后 ， 在 那 里 的
一 家 饭 店 门 口 和 她 有
一 面 之 缘 。 当 时 椰 城
的 6 0 年 届 校 友 请 我 们
几 个 香 港 去 的 同 学 吃
饭 ， 而 琼 玲 好 像 作 为
《 体 育 报 》 的 记 者 从

北 京 到 印 度 尼 西 亚 采
访 羽 毛 球 国 际 赛 事 。
几 年 前 我 和 夫 人 彩 英
到 北 京 ， 和 在 京 的 十
几 位 校 友 相 聚 时 ， 得
悉 她 正 罹 患 重 病 ， 治
疗 期 间 抵 抗 力 极 差 ，
不 能 参 加 任 何 聚 会 ，
也 不 见 来 访 者 ， 以 免
感 染 其 它 疾 病 。 我 们
只 好 和 她 通 电 话 向 她
问 好 并 鼓 励 她 坚 强 面
对 ， 拜 托 同 是 北 京 女
作 家 、 曾 在 椰 城 “ 振
强学校” 读书的章萍
萍 ， 有 机 会 和 她 见 面
时 ， 代 为 转 达 我 们 的
心 意 。 后 来 听 说 她 终
于 霍 然 病 愈 ， 我 们 十
分 欣 赏 她 战 胜 病 魔 的
坚强意志和毅力。 

还 很 欣 赏 琼 玲
的 生 花 妙 笔 ， 她 写 出
来 的 东 西 是 真 正 的 中
文 ， 毫 不 拖 泥 带 水 ，
词 汇 丰 富 而 用 词 贴
切 。 她 对 北 京 话 也 很
熟 悉 并 运 用 自 如 ， 常
使 她 的 文 章 显 得 更 为
醇 厚 丰 满 ； 她 对 印 度
尼 西 亚 文 和 印 度 尼 西
亚 史 地 、 人 文 风 俗 的
知 识 丰 富 ， 常 常 让 同
样 在 印 度 尼 西 亚 生 活
了 多 年 的 我 们 自 愧 不
如 。 《 椰 子 树 下 的 故
事 》 是 一 本 值 得 我 们
一 读 的 好 书 也 是 該 書
中 寫 得 極 成 功 的 一 篇
小 說 ， 除 了 上 面 提 到
的 几 篇 ， 还 有 结 合 归
侨 在 震 惊 世 界 的 唐 山
大 地 震 中 的 遭 遇 的 《
团 聚 》 、 归 侨 和 他 們
的 子 女 在 中 国 改 革 开
放 的 形 势 下 奋 斗 中 陰
差 陽 錯 造 成 令 人 扼 腕

悲慘命运故事的《T型
桥 上 的 身 影 》 ， 而 另
一 中 篇 小 說 ： 《 蘇 門
答 臘 當 代 傳 奇 》 則 是
以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
的 一 次 對 印 尼 蘇 門 答
臘 島 原 始 森 林 的 綜 合
科 學 考 察 為 背 景 ， 揭
開 了 發 生 在 蘇 門 答 臘
一 個 當 地 部 族 與 華 人
家 庭 間 的 血 緣 關 系 的
傳 奇 故 事 。 读 它 们 ，
不 仅 可 让 我 们 回 忆 许
多 自 己 经 历 的 和 周 围
的 朋 友 经 历 的 往 事 ，
也 可 让 我 们 对 走 过 的
人 生 道 路 ， 用 宽 容 的
态 度 潇 洒 地 进 行 一 次
梳 理 和 重 新 认 识 ， 这
是 难 得 的 精 神 的 升 華
和 享 受 。 但 愿 作 者 今
后 能 写 更 多 的 这 种 颇
具 特 色 的 文 字 、 出 更
多 的 书 ， 给 读 者 阅 读
和 欣 赏 、 让 后 人 评
说。 

我 想 ， 在 我 们
这 一 个 群 体 中 ， 像 许
琼 玲 那 样 既 有 丰 富 的
经 历 和 收 集 了 不 少
素 材 ， 又 有 深 厚 的 文
字 功 底 的 ， 真 不 乏
其 人 ， 只 是 由 于 种
种 原 因 无 法 将 之 写
出 ， 或 写 出 后 无 力 付
梓 出 版 ， 因 为 如 今 出
书 ， 不 但 不 能 有 经 济
的 回 报 ， 多 数 都 要 自
己 付 出 呕 心 沥 血 的 文
稿 外 ， 还 要 倒 赔 不 少
资 金 。 安 得 善 长 仁 翁
慷 慨 解 囊 ， 大 力 支 持
这 一 有 意 义 的 出 版 工
作 ， 让 更 多 的 好 书 出
版 ， 让 更 多 的 校 友 能
共 享 我 们 大 家 一 起 创
造的历史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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